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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当代东北官话介词“奔”有三种用法，分别为介引方向、介引起点和介引经过点。通过考察语料，本文

梳理出“奔”从春秋到元代的语法化历程，其介词词性在元代固化。“奔”在哈尔滨方言中又继续语法

化，表现为句中的主要动词已经不再限于“走”这类位移动词，还增加了“看、瞅”这种“观察”类的

动词，使得“奔”搭配词语的语义类型不断扩大，“奔”进一步泛化，介词功能更加凸显。最后从语义、

句法、语用上分析了影响哈尔滨方言“奔”的语法化因素，以期对东北方言的研究贡献微薄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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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contemporary Northeastern Mandarin preposition “奔” has three usages: introducing direction, 
introducing a starting point, and introducing a point of passage. By examining linguistic data, we trace 
the grammatical evolution of “奔” from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the Yuan dynasty, during which 
its prepositional function became fixed. In the Harbin dialect, “奔” underwent further grammatical-
ization. Its primary verbs expanded beyond locative verbs like “walk” to include “observe”-type verbs 
such as “look” and “glance”. This broadened the semantic range of collocations with “奔”, further gen-
eralizing its function and accentuating its prepositional role. Finally, this study analyzes the seman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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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yntactic, and pragmatic factors influencing the grammaticalization of “奔” in the Harbin dialect, aim-
ing to contribute modestly to research on Northeast Chinese dialec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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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哈尔滨市从地理位置与行政地位来看：位于黑龙江省南部、松嫩平原东南缘，是该省省会，地理坐

标在东经 125˚42'~130˚10'、北纬 44˚04'~46˚40'之间，与周边多个市县相邻。从地形与气候来说：哈尔滨属

于平原，松花江流经哈尔滨市区；气候属中温带大陆性季风气候，冬季漫长(约四个月)，夏季短促，春季

风力较大。从民族构成来看：是一座多民族城市，多个民族聚居在一起，共有汉族、满族、回族、朝鲜族

等 40 个民族，其中汉族人口占绝大多数。根据《中国语言地图集》[1] (第二版) (2012) (图 B1-1)，哈尔滨

方言属于东北官话哈阜片。 
近年来，学界许多学者把语法化作为研究重点，本文将以语法化理论为基础，以东北方言“奔”为

研究对象，介词“奔”经常出现在哈尔滨方言中，读去声。尹宝玉(2018)将“奔”划归为依凭介词，他指

出在哈尔滨方言中，表示依凭的介词有五个，分别是：“奔”、“码”、“码着”、“履”、“履着”，

经过调查研究得出介词“奔”是哈尔滨方言所特有的，在与哈尔滨方言相近的长春市并未发现同样的用

法[2]，且“奔”在《哈尔滨方言词典》[3]、《哈尔滨方言概念词典》[4]都有收录。本文首先描写了其在

哈尔滨方言中的用法，接着梳理了“奔”的语法化历程，最后总结了“奔”的语法化条件。 

2. 东北方言“奔”的介词用法分析 

在哈尔滨方言中，介词“奔”属于处所介词，主要有三种用法，分别为介引方向、引介起点、引介经

由的路线等。本文分别记作“奔 1”、“奔 2”、“奔 3”。作为介词时与普通话声调不同，动词“奔”读

阴平，介词“奔”读去声，主要用于口语表达，语法化过程中会导致语音分化，主要有三种类型：语音弱

化、分化、强化。“奔”语法化导致的语音分化的原因还需要进一步研究。 

2.1. 方向介词 

“奔 1”可以介引事物移动的方向，和北京话用法基本相同，后面可接处所名词、方位名词、人物名

词、代词和名词短语。相当于“向、往”，后面可加体助词“着”，“奔着”也是哈尔滨方言中常用的介

词，构词上属于附加式双音节词，但在词典中很少单独收录，例如，《现代汉语词典》《现代汉语虚词词

典》(朱本)、《现代汉语虚词例释》(北大)，这三本词典只收录了“奔”的使用情况，这类“~着”式介词

在东北官话中也可读作“~子[ʦɿ]”，例如“我可是奔子你来的”[5]，但需要说明的是，不同学者对“~着”

式介词的认识不同，储泽祥就以“对着”为例，论证了“对着”并非是介词“对”加体标记而来，而是动

词“对”带体标记“着”虚化而来的，因此对此类介词还需要严谨对待。 

(1) 他现在奔(着)村口来了。(自拟)1 
 

1语料(1)~(13)为自拟语料，后面不再标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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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那个人急速地奔(着)西边赶去。 

(3) 你就奔(着)那儿走。 

(4) 奔(着)前面路口过去再往右拐就到了。 

(5) 他就是奔着王大夫来的。 

例(1)和例(4)中“奔 1”引介的是“村口”、“前面路口”，属于确切的目标方向，例(2)和例(3)中
“奔 1”引介的是“西边”、“那儿”，属于模糊的目标方向，例(5)“奔 1”引介的宾语是具体的人物“王

大夫”。 
“奔 1”是东北官话和北京话共有的介词，但用法不同，除了构成介词短语后接表行走义的动词外，

还可以接表观察义的单音节动词，例如“看、瞅”等，此时一般不加“着”。如： 

(6) 你奔窗户往外瞅。 

(7) 奔里面看。 

这种扩展和隐喻机制有关[6]，方言“奔”用法的扩展体现了从空间移动域向视觉感知域的映射，“奔

窗户”、“奔里面”都表示视线需要经过一段路程才能到达观察的对象，也就是目光被概念化为一条路

径，从身体位移到视线的“位移”。一些方言中，如宝鸡话“奔不着”表示“够不着”，体现了“奔”从空

间位移向“获取”目标的扩展，与视觉的“捕捉”义有认知上的关联。在英语中，“look”通过与不同介词、

副词的搭配，也从视觉域映射到了情感域，如：“look up to”字面意义是“向前看”，隐喻为“尊敬”。 

2.2. 起点介词 

“奔 2”可以引介动作的起点或来源，相当于北京话的“从”，可介引方位名词、处所名词、疑问代

词，所构成的介词短语后面可接表移动义的动词和趋向动词。 

(8) 奔西面跑过来一个人。 

(9) 我刚奔单位(村委会)回来，就看见他俩了。 

(10) 你奔门缝往外瞅，看看是谁来了。 

例(8)中“奔 2”引介的“西面”表示动作的来源，例(9)和例(10)中“奔 2”引介的“单位”、“门缝”

表示动作的起点。 
东北官话的“奔 2”和北京话中的“从”用法并不完全相同，大多数情况下可替换成“从”，但是

“奔 2”隐含了从说话者到介引对象的一段距离，具有动态性，表明的是一条“线”，而“从”没有这种

语义特征，具有静态性，表明的是一个“点”，比如例(10)就隐含了从说话者到门缝的这段路线，而“从

门缝往外瞅”则没有体现这段动程。 
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奔”由于既可以表示“目标义”，又可以表示“起点义”，所以在缺乏语境的

情况下，容易引发歧义，如：“奔村口跑来两个人”。“村口”既有可能是目标，也有可能是起点，消除

歧义可以靠上下文语境来分辨。 

2.3. 经过点介词 

在哈尔滨方言里，介词“奔 3”能和地点、方位等词语相搭配，体现事物位移时所经过的路线与地

点，如： 

(11) 你奔这条路走，一会就能撵上。 

(12) 火车刚奔桥上开过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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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你要去商场奔这条路走最近。 

“奔 3”后的地点、方位可以指明目的地的走向，例(12)中火车行驶的终点需要路过桥上，例(13)中
要去商场需要先走这条路。 

3. 介词“奔”的语法化历程 

“奔”在《说文》中的意思是“走也”，与“走”同义，金文中“奔”的字形也像是一个摆臂快跑的

人。在 CCL 语料库中搜索得到“奔”最早在周朝就已经出现了，译为“跑”。 

(14) 祖伊恐，奔告于受，作《西伯戡黎》。(伏胜《今文尚书》) 

(15) 鶉之奔奔，鵲之彊彊。人之無良，我以爲兄。(《诗经》) 

在《诗经》中“奔”还可以重叠着使用，周振甫注：奔奔、彊彊，形容鹑鹊居有常匹，飞则相随的样

子，这里“疆”为“回还飞也”，用作动词，以“奔奔”对“疆疆”，因此“奔”也作动词使用。 
春秋战国时期，“奔”用作动词，“出奔”、“来奔”经常连用，此外，“奔” + 地名也大量出现。 

(16) 五月辛丑，大叔出奔共。(左丘明《左传》) 

“奔”由动词向介词的演化，符合汉语介词多源自动词虚化的普遍规律。其作为位移动词所包含的

内在位移图式(即起点和终点)，在句法上要求有宾语成分与之共现。在这一虚化链条里，具有“逃亡”义

的动词“奔”构成了介词用法的来源。 
到了汉代，“奔”可以和指人的名词连用，这说明“奔”进一步泛化，此时可译为“投奔”。 

(17) 吾被堅執銳，赴強敵而死，此猶一卒也，不若奔諸侯。(《战国策》) 

(18) 绍谋士许攸奔曹公。(《通典》) 

(19) 於戏！朕命将率徂征厥罪，万夫长，千夫长，三十有二君(《汉书》作“帅”)皆来，降旗奔师。 

在北宋时期，“奔”的动作义开始弱化，逐渐向介词功能过渡，用于引出动作的目标或方向，常见于

“奔 + 地点”结构，语法化程度加深，句法位置趋于固定，语义上更侧重路径终点而非位移本身，这一

演变体现了动词虚化为介词的典型过程。此时句子的重心已经是“奔 + 地点”后的 VP，“奔 + 地点”

此时偏向分析为状语。 

(20) 策引兵扑讨，皆破之，进攻严白虎。白虎兵败，奔馀杭，投许昭。(《资治通鉴》) 

(21) 成都王颖西奔长安，至华阴，闻–已与山东和亲，留不敢进。(《资治通鉴》) 

(22) 颖北渡河，奔朝歌，收故将士，得数百人，欲赴公师。(《资治通鉴》) 

北宋末期至南宋，随着“奔”的虚化，出现了“奔 + 地点 + VP”的结构，句子结构被重新分析为

“[奔 + 地点]状语 + VP”，此时可以说“奔”已经完成虚化[7]。 

(23) 后子秦大夫也，昭公元年奔晋见赵孟。(王钦若《册府元龟》) 

(24) 从大城东门出奔牛牧佛寺自缢。(李延寿《南史》) 

(25) 其夜安乐树神号泣诘旦，主事大众奔至麦庄悔过，哀请归院。(《五灯会元》) 

到了元代，这一结构的例句大量出现，说明“奔”的介词用法已经固化。 

(26) 军师呼赵云，将三千军奔长沙郡收赵范去。(佚名《三国志评话》) 

(27) 只一把火烧的曹兵八十三万片甲不回，私奔华容小路而走。(《全元曲》) 

(28) 张表急速领贼兵，一发奔衮州走。汉军随后追赶，到五十余里。(《三国志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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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玄德便申元帅，交奔杏林庄来。元帅见申状，大喜。(《三国志评话》) 

后面接的动词一般是“走”、“来”这类移动义动词。 

4. 影响东北方言“奔”的语法化因素 

4.1. 语义因素 

4.1.1. 语义相宜 
在语言表达中，当施事主体发出某个具体动作时，通常会在空间维度上产生相应的位置变化，因此

“奔”这一动词本身就蕴含着较强的位移含义。这种空间移动的语义特征为其从行为动词向处所介词的

语法化提供了认知基础。不论是用于引介动作所指向的目标方位，还是标示动作起始的地点或过程中经

过的场所，都是基于“移动”这一核心语义的合理扩展。从语义相宜性的角度看，这种演变既符合人类

对空间经验的认知规律，也体现出语法化过程中形式和意义的高度一致性。因此，“奔”在不同语境中

实现为引介方向、起点或路径的处所介词，均可视为从动词的行为义向介词引介处所的自然过渡。 

4.1.2. 语义泛化 
早期“奔”作为行为动词，既有行动义又暗含方向义，但是在语法化的过程中，在连动句中“奔”的

行动义随着语法化的过程逐渐被漂白了，方向义增强，这是因为在语法化过程中，根据语法化理论，语

义具体性强的词项不易发生语法化，反之，抽象度较高的义位则更具语法化潜势。其常见路径是，在连

动结构中，核心动词的动作意义被削弱或“漂白”，转而由句中的其他动词承担主要陈述功能。这在普

通话中体现为“奔”仅能搭配“来、去”等移动义动词。然而，哈尔滨方言中的“奔”却突破了这一限

制，其后的动词类型已从“移动”类扩展至“观察”类。这一搭配能力的增强，标志着其语义进一步虚

化，介词性功能也更为突显。如例(6)，之所以增加了“观察类”动词，是因为“移动类”和“观察类”

存在隐喻关系，移动是身体位置的变化，而观察是目光位置的变化。 

4.1.3. 语义感染 
在语言的线性序列中，词语之间的组合常常会产生相互影响的现象，这种现象被称为“感染”，在

实词和虚词的使用过程中都表现得较为普遍。以“奔”的语法化历程为例，其演变过程离不开感染机制

的作用。具体而言，这种语义感染与方言或普通话中其他具有相似功能的词语之间的相互影响密切相关，

如：在网络语境中，“盘”与“玩”、“操作”等行为高频共现，使得“盘”感染了“精心把玩、运作”

的意义，衍生出“盘项目”、“盘代码”[8]等新用法。“奔”在现代普通话中与介词“向”频繁共现，

搭配使用率极高。由于“向”本身具有引介处所的功能，在长期高频的搭配中，“奔”逐渐受到“向”的

语义渗透和功能影响，从而被其语义感染。这一感染过程最终促使“奔”发展出多种介词性用法，包括

引介方向、起点以及动作经过的路线等，使得其语法化程度更高，丰富了其语法功能和语义表现，使用

更加灵活。 

4.2. 句法因素 

词语融入连动式，成为语法化的起因与根基。在连动式里，意义较为具体的动词，在语法化进程中

转化为非中心动词，于结构和语义上慢慢依赖核心动词。在语境的推动下，原来意义具体的词就会出现

虚化的现象。“奔”就是如此，在哈尔滨方言中，“奔”常常出现在连动句中，例如：“车队奔(着)东北

方向驶去”，随着句式的发展，助词“着”脱落，“奔”和处所词或方位词结合得更紧密，“奔”的行动

义由“驶”来承担，只留下“方向义”，变为非中心动词。“奔东北方向”被重新分析为句子的状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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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汉语语法化的历史进程中，“奔”作为一个典型实例，经历了深刻的语义和功能转变。重新分析

使得这一语法化过程得以实现[9]，即原本作为动词表示“快速奔跑”的“奔”在特定句法环境中被重新

解读，导致其词汇意义逐渐弱化，同时获得了新的语法功能。这种重新分析不仅调整了“奔”原有的词

义，也促使其功能向更抽象的语法范畴演变，从而彻底完成了从实词到语法成分的语法化过程。 

4.3. 语用因素 

“奔”在哈尔滨方言中属于口语词，使用频率较高，经过语言社团的重复使用和扩散，“奔”的语法

化结果很容易就被固定下来，较高的使用频率对“奔”的语法化过程不容小觑。 
此外，语法化现象的内在动因，同样可由“求新原则”和“经济原则”这两大语言规律予以解释。求

新求变是人们在使用语言时所追求的，并非普通话中没有类似的表达，比如可以说成“朝着东北方向驶

去”，但是由于“奔”本身带有方向义且符合东北方言省事、随意、幽默、充满画面感的特点，在求新原

则的影响下，逐渐被语言社团认可并广泛地使用在日常交际中，“奔”在哈尔滨方言中的语法化现象得

以不断发展和巩固。 
从语用学视角分析，“奔”的语法化进程反映了语言经济性原则的驱动作用。在实际交际过程中，

一方面，人们为满足日益复杂的表达需求，会不断引入新的或功能更为专门化的语言单位；另一方面，

受心理与行为上的省力倾向影响，人们又倾向于在交际中选择那些结构更简洁、使用更省力或适用范围

更广的语言形式。语言经济原则作为一种支配言语行为的基本规律，促使说话者在保证信息传递有效的

前提下，无意识或有意识地优化语言表达的能量投入。具体到“奔”的语法化现象，正是这一原则在汉

语发展过程中的具体体现。如果不用“奔”，可能会用“顺着……再朝着……走”、“从……出发”等这

样繁琐的表达。 

5. 结语 

在东北方言中，“奔”是一个高频词，其词源为本义为表动作的实义动词，且在日常交际中带有鲜

明的口语色彩。从春秋到明清逐渐虚化成引介方向、起点、经由的介词。“奔”在哈尔滨方言中又继续语

法化，哈尔滨方言中“奔”的语法化进程呈现出新的演进，这一语言演变主要归因于三项语义条件：语

义相宜、语义泛化及语义感染。二为句法上，连动式是“奔”的虚化路径中极其重要的句法条件，三为语

用上，高频的使用、“经济原则”、“求新原则”在“奔”的虚化上也不容小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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